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日 星期一

C4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據
說
，
美
國
電
視
劇
，
從
《
白
宮
西
翼
》
到
《
慾
望
城
市
》
，
從
《
索

普
拉
諾
家
族
》
到
《
兄
弟
連
》
，
等
等
，
在
中
國
大
陸
擁
有
廣
大
觀
眾
。
許

多
人
，
尤
其
是
年
輕
一
代
，
沉
浸
於
電
視
劇
所
展
現
的
美
國
風
物
，
關
注
着

劇
中
人
物
邁
克
爾
或
凱
莉
的
命
運
，
看
得
如
癡
如
醉
，
有
人
甚
至
說
是
﹁看

得
死
去
活
來
﹂
，
還
看
出
了
一
個
個
﹁美
國
通
﹂
，
對
美
國
生
活
方
式
瞭
如

指
掌
，
講
起
美
國
來
頭
頭
是
道
。
有
人
還
發
表
高
見
說
，
美
國
的
電
影
如
今

已
經
淪
為
﹁兒
童
玩
具
﹂
，
電
視
劇
才
是
﹁成
人
讀
物
﹂
，
正
處
黃
金
時
代

的
電
視
劇
使
荷
里
活
顯
得
慘
淡
無
光
。

聽
說
上
述
情
況
，
筆
者
不
禁
有
點
兒
吃
驚
，
也
有
點
兒
自

慚
，
因
為
我
雖
身
在
美
國
，
卻
多
年
不
看
美
國
電
視
劇
，
不

曉
得
﹁慾
望
城
市
﹂
裡
的
女
人
們
都
在
想
些
什
麼
，
還
錯
把

﹁索
普
拉
諾
家
族
﹂
當
成
﹁女
高
音
歌
手
們
﹂
。
《
辛
普
森

一
家
》
最
初
也
看
過
幾
集
，
那
是
因
為
我
編
詞
典
要
加
進
這

個
詞
條
，
後
來
很
快
就
跟
它
﹁拜
拜
﹂
了
，
最
終
也
沒
有
搞

明
白
那
個
頭
髮
往
上
直
豎
、
頂
部
呈
鋸
齒
形
的
卡
通
男
孩
，

既
然
那
麼
淘
氣
，
盡
幹
惡
作
劇
，
為
何
還
那
麼
討
人
喜
歡
。

其
實
，
本
人
並
無
瞧
不
上
美
國
電
視
劇
的
狹
隘
意
識
。

我
之
所
以
不
看
，
只
是
因
為
當
我
的
大
陸
同
胞
在
北
京
或
上

海
大
看
美
國
電
視
劇
之
時
，
本
人
在
紐

約
正
大
看
中
國
電
視
劇
。
有
位
華
裔
學

者
說
，
中
國
電
視
劇
有
﹁媚
俗
﹂
之
嫌

，
他
從
來
不
屑
一
看
，
我
則
甘
願
被
媚

變
俗
，
每
天
晚
上
幾
乎
都
看
得
﹁如
癡

如
醉
﹂
，
﹁死
去
活
來
﹂
。

每
天
白
晝
，
我
幾
乎
都
要
讀
書
寫

作
，
為
了
使
腦
子
不
要
太
累
，
不
要
因
為
太
累
而
夜
裡
失
眠

，
我
就
決
定
晚
上
決
不
讀
書
寫
作
，
而
最
好
的
休
息
方
式
便

是
看
中
國
電
視
劇
。
我
們
在
曼
哈
頓
華
埠
或
法
拉
盛
中
國
城

很
容
易
買
到
或
租
到
中
國
電
視
劇
光
盤
，
儘
管
有
些
盜
版
質

量
不
盡
人
意
，
但
大
多
還
是
能
湊
合
着
一
看
。

中
國
電
視
劇
，
我
想
似
乎
也
正
處
於
黃
金
時
代
，
其
題

材
範
圍
之
廣
，
其
拍
攝
數
量
之
多
，
其
演
員
陣
容
之
大
，
其

編
導
演
攝
水
準
提
高
之
快
，
都
是
空
前
而
不
絕
後
的
。
反
觀

中
國
電
影
，
就
有
點
兒
像
荷
里
活
那
樣
不
景
氣
。
最
近
看
被

宣
傳
得
紅
紅
火
火
的
《
梅
蘭
芳
》
，
就
覺
得
該
片
內
容
單
薄
，
情
節
平
淡
無

奇
，
很
不
過
癮
。
而
一
部
又
一
部
電
視
劇
，
從
貞
觀
之
治
下
國
勢
強
盛
的
唐

王
朝
到
夜
幕
下
松
花
江
畔
的
大
城
市
，
從
期
望
日
月
凌
空
的
女
皇
帝
到
離
鄉

背
井
勇
闖
關
東
的
人
們
，
在
我
們
面
前
展
現
了
多
麼
漫
長
的
歷
史
，
迴
響
着

多
少
時
代
的
聲
音
，
確
實
能
使
人
沉
醉
其
間
，
樂
此
不
疲
。

來
自
中
國
的
電
視
劇
，
把
我
們
這
些
海
外
華
人
和
中
國
的
歷
史
和
現
實

連
在
了
一
起
，
和
中
國
的
文
化
和
藝
術
連
在
了
一
起
，
稀
釋
了
我
們
的
鄉
愁

，
減
少
了
我
們
的
寂
寞
，
能
不
叫
我
看
得
﹁如
癡
如
醉
﹂
、
﹁死
去
活
來
﹂

嗎
？

著名洋務
派首領李鴻章
（一八二三至
一九○一），
字少荃，安徽
合肥人，道光
進士，一八五

三年在安徽辦團練抵抗太平軍，繼
而當曾國藩幕僚。一八六一年編練
淮軍，成為淮軍軍閥。一八六五年
署兩江總督，開始辦近代軍事工業
逐步擴大其 「自強求富」的洋務事
業，亦即所謂 「洋務運動」，先後
設立了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
開平煤礦、天津電報焗、津榆鐵路
、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儘管歷
來對李鴻章的洋務運動褒貶不一，
但事實上，由李鴻章當年所創辦的
近代工業，至今仍起着作用。李鴻
章又利用海關稅收購買軍火和軍艦
，擴充淮軍勢力，建立北洋海軍。
一八七○年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
北洋大臣，掌握清朝的外交、軍事
、經濟大權。

李鴻章的外交活動中，眾所周
知，一貫喪權辱國，妥協投降，但
也有所 「創造」，是他首創了大清
帝國的國歌和國旗。

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派北洋大
臣李鴻章作為外交使節，赴歐洲訪
問。在歡迎會上，按慣例要演奏中
國國歌，但我國歷代王朝從來沒有
國歌，為了應急，李鴻章指示隨行
人員臨時編一首在中國當時較為流
行的樂曲，以免出醜。結果編了出

來曲子是古調、歌詞是七絕詩。這是中國歷史上第
一次使用 「國歌」。因為是李鴻章首先使用，後人
便稱之為《李中堂樂》。在此後十多年與外國交往
以及國內大典盛會時，也一直以《李中堂樂》為國
歌演奏如儀。

直至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行將崩潰的清政
府終於制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首正式的國歌──
《鞏金甌》，歌詞極力為腐敗的清王朝歌功頌德，
粉飾太平。然而，它還沒有來得及在全國傳播，辛
亥革命已經爆發了。

一九○○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後，李鴻章在與
東、西各國舉行一連串的通商、互派公使和外交談
判的外事活動中，見到各國政府都懸掛國旗，而獨
獨大清帝國未能掛出自己的國旗，實在有失體面。
於是向慈禧太后奏請求制訂國旗。慈禧便命李鴻章
主持設計國旗圖案。不久，李鴻章呈上分別繪有虎
、豹、獅、龍、麒麟、八卦等圖像的國旗圖案供慈
禧選擇欽定。

慈禧認為龍是皇權的象徵，是至尊無上的神聖
之物，決定在旗上採用龍的圖案，又據五行之說，
認為中央屬土，是黃色。於是製成了一面三角形的
「黃龍國旗」。後來看到各國國旗都是長方形的，

結果又把 「黃龍國旗」改為長方形。據說是廣東南
海人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奏的。

辛亥革命後，黃龍旗隨着清皇朝的覆滅而被代
表五族共和的 「五色旗」所代替。

山
東
文
登
縣
人
畢
樹
棠
（
一
九
○
○
至
一
九
八
三

）
原
名
庶
滋
，
十
六
歲
考
入
濟
南
省
立
第
一
師
範
，
一

九
二
○
年
畢
業
，
回
家
鄉
任
小
學
教
員
。
一
九
二
一
年

開
始
到
清
華
大
學
圖
書
館
工
作
，
因
學
問
淵
博
，
被
清

華
師
生
譽
為
﹁活
字
典
﹂
。
畢
樹
棠
在
圖
書
館
任
職
數

十
年
，
除
了
享
受
本
業
工
作
外
，
並
自
學
外
語
，
對
英

語
、
法
語
、
德
語
、
拉
丁
語
及
俄
語
均
涉
獵
甚
深
，
一
九
二
○
年
代
起
，
從

事
翻
譯
及
散
文
寫
作
，
譯
有
《
一
夜
之
愛
》
、
《
賊
及
其
他
》
、
《
君
子
之

風
》
…
…
等
多
種
，
創
作
則
只
有
散
文
小
說
集
《
晝
夢
集
》
（
上
海
宇
宙
風

社
，
一
九
四
○
）
。

《
晝
夢
集
》
是
《
宇
宙
風
社
月
書
》
的
第
三
種
，
這
套
書
由
《
宇
宙
風

乙
刊
》
的
編
者
之
一
周
黎
庵
負
責
編
輯
，
本
書
為
三
十
二
開
本
，
一
八
五
頁

，
收
小
說
散
文
《
送
年
禮
》
、
《
抓
空
兒
》
、
《
一
個
禮
拜
六
的
午
後
》
、

《
憶
王
靜
安
先
生
》
、
《
憶
海
參
威
》
…
…
等
十
六
篇
，
多
為
懷
鄉
記
人
記

事
之
作
。

畢
樹
棠
在
《
自
序
》
裡
說
，
每
當
他
一
個
人
獨
自
在
家
裡
看
書
或
寫
文

章
時
，
常
會
不
自
覺
的
陶
醉
書
中
、
文
章
裡
，
對
周
遭
的
事
物
常
常
不
聞
不

問
，
一
無
所
知
；
到
有
人
進
來
打
斷
，
或
為
異
聲
驚
擾
，
才
像
由
幻
想
的
國

度
驚
醒
…
…
。
讀
至
此
，
不
覺
莞
爾
，
許
某
之
﹁醉
書
﹂
與
畢
樹
棠
之
﹁晝

夢
﹂
，
其
實
同
樣
是
：
捧
書
發
白
日
夢
而
已
！

滑稽，如果追根溯源，可以一
直追溯到周、秦時期的 「優伶」。
「優伶」，就是古代以歌唱、舞蹈

、滑稽、雜技表演為業的藝人。
《史記．滑稽列傳》載： 「優旃者
，秦倡，侏儒也」。侏儒，是身材

短小的人，常在宮中為帝王、貴族們逗樂尋趣。也稱為
「俳優」，或叫 「諧戲」。到了隋、唐時期，在 「參軍

戲」與 「雜劇」中，經常出現以滑稽調笑為內容的小型
表演節目，那時就正式稱它為 「滑稽戲」。

至於近代的江南滑稽，一般則認為來源於兩個方面
：一種是類似 「相聲」的曲藝形式，稱為 「獨腳戲」。
它是在民國初期，由茶館裡的 「唱新聞」、街頭賣梨膏
糖的 「小熱昏」等發展而成。

還有一種是以演喜劇、鬧劇為主的戲劇形式，就叫
「滑稽戲」。它主要受話劇的前身── 「文明戲」的影

響。將 「文明戲」中一些 「過場戲」與有趣的片段抽取
出來，重新組織編排，結果形成了搞笑的 「滑稽戲」。

江南滑稽，主要流行於上海及江蘇、浙江兩省。它
的特點，主要是以學各地方言與各種曲調取勝。對其中
方言與曲調的某些特點，予以一定的渲染與誇張，以達
到詼諧、有趣的效果。像早期的江笑笑、王無能、劉春
山、何雙呆、易方朔等，他們所創作的《七十二家房客
》、《調查戶口》、《拉黃包車》、《十三個人搓麻將
》、《釘巴》、《聽無線電》、《金陵塔》等節目，一
直流傳至今，依然很受歡迎。建國後，文彬彬主演的
《三毛學生意》拍成電影，曾引起轟動。

近年來，由李九松與綠楊、王汝剛、毛猛達、陳國

慶、姚祺兒等主演，並請 「雙字輩」老藝人加盟，拍攝
了家庭情景電視劇《老娘舅》，共有一百多集。劇中許
多人物，活龍活現，在上海家喻戶曉，有着極大的影
響。

江南滑稽，以其喜劇的手法，成功地反映了當前的
現實生活，吸引了內地最繁榮的地區──江、浙、滬一
帶的大量觀眾。遺憾的是，央視歷屆的 「春節晚會」，
卻總是因 「普通話」為由，沒有讓以學各地方言取勝的
江南滑稽展示其獨特風采。中國這麼大，方言這麼多，
讓大家聆聽一些各地方言的特殊趣味，未必一定就有多
少障礙。既然，歷屆的語言節目中，允許演員能說東北
話、河南話、山東話、唐山話、四川話、湖南話，那麼
，善說各地方言的 「江南滑稽」，聊備一格，又有何不
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海峽兩岸文
化交流有了很大的進展，諸如《胡適全集
》、《錢穆文集》，還有蕭一山、南懷瑾
……等人的著作，大陸徵得版權公開出版
，就是一個明顯的標誌。台灣也出版了
《魯迅全集》（解放前舊版）和《錢著七

種》。錢鍾書對此用了一句象徵性的形容語，說他的著作在
台出版， 「是表示風向的一片樹葉。」他說： 「正式出版彼
此的書籍就標誌着轉變的大趨勢。」兩岸文化交流，從暗中
流傳的鄧麗君到歌星來大陸走穴，直至高層次的學術著作互
相出版，僅僅二十多年的發展，到二○○九年春節，兩岸在
千呼萬喚中，終於將 「大三通」變成了現實。 「團團」 「圓
圓」亮相台北，成了台胞春節一大喜慶高潮。

錢鍾書把這種血濃於水，同根同種的大文化走勢講得寓
情理於辯證法之中。他說： 「水是流通的，但也可能阻隔；
『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 往往變為 『盈盈一水間，脈脈

不得語』 。」 就像 「海峽兩岸」 的大陸和台灣。這種正反轉
化是事物的平常現象，比如生活裡，使彼此了解、和解的是
語言，而正是語言，也常使人彼此誤解以至冤仇不解。由通
而忽隔，當然也會正反轉化，由隔而復通。現在，海峽兩岸
開始文化交流；正式出版彼此的書籍就標誌着轉變的大趨勢
。我很欣幸，拙著也得作為表示這股風向的一根稻草、一片

樹葉。（見錢鍾書手迹複印件）。以自己的著作在台灣的命
運，折射出兩岸文化交流的人心大潮，是任何勢力也阻擋不
了的。

還有一位海外媒體的記者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拜訪錢
鍾書時說：您的作品是高質量，文采風揚，而且十分耐看，
這幾乎是公認的了，您有何體會？

答：有一位叫萊翁．法格的法國作家，他曾講過一句話
，寫文章好比追女孩子。他說，假如你追一個女孩子，究竟
喜歡容易上手的，還是難上手的？（笑）

問：這個比喻很妙。我看一般人也只能追容易上手的，
因為難上手的他們追不上！

答：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還是不重視她
的。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寫作人的心理，他們一般不滿足
於容易上手的東西，而是喜歡從難處着手。

問：您打算整理一套您的文集嗎？我想，您還可以寫一
部回憶錄……

答：對過去寫過的東西，我並不感到興趣。有一個美國
學者朋友寫信給我，說他在《開卷》看到馬力和黎活仁兩位
先生所編我的作品目錄，問我這個目錄齊不齊全。我回了一
封信給他，我說，一個作家不是一隻狗，一隻狗拉了屎、撒
了尿後。走回頭路時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點聞一聞、
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樣做。有些作家對自己過去寫的文章
，甚至一個字、一段話，都很重視和珍惜，當然，那因為他
們所寫的稿子字字珠璣，值得珍惜。我還有一些自知之明，
去年有人叫我寫《自傳》，馮亦代是居間者，我敬謝不敏。
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像往往貧薄可憐
；到回憶時，他的想像力常常豐富、離奇得驚人。這是心理
功能和我們惡作劇，只有盡量不給它捉弄人的機會。你以為
怎樣？反正文學史考據家不愁沒有題目和資料，咱們也沒有
義務巴巴地向他們送貨上門。

問：您在 「文革」中受到很大的衝擊嗎？
答：早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時，我就被選中，《宋詩

選註》成了典型，大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充斥大報版面。日本
京都大學小川環樹先生在《中國文學報》寫了一篇很長的書
評，記得彷彿說 「有了這本書以後，中國文學史的宋代部分
得改寫了」。文章的譯文是《文學遺產》已故主編陳翔鶴叫
人譯出來給我看的。這當然使我很高興和感激。這部選註是
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已故鄭振鐸先生要我幹的，因為我曾
蒙他的同鄉前輩陳衍（石遺）先生等人的過獎，就有了一個
印象，以為我喜歡宋詩。這部選本不很好，由於種種原因，
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
進去了。筆者按：文天祥的《正氣歌》、《過零丁洋》就未
曾入選，當然會受到責難（以愚見，文天祥的忠貞令人敬仰
，但他的《正氣歌》，若從藝術性角度看，實在不敢恭維）
。胡頌平引胡適之的話說，他 「對選目很不滿意，但對錢鍾
書的評註，卻認為 『確實寫得不錯』（一九八四年台灣版傳
媒）！」

最近，木叶訪問了文化史專家許倬雲，許先生對錢鍾書
的評價是這樣： 「錢鍾書先生是絕頂聰明的人，我對他極為
佩服。錢鍾書先生淵博是極淵博，我們沒有人能趕得上他，
但是他逃避現實的可能威脅到他的災難，他的學術研究絕不
能成套，一成套可能就給人打了，不成套你怎麼打法。他自
保。」

木：那麼這樣就得犧牲一些真知灼見……
許：那個沒關係，是他選擇，他選擇他的生命，不選擇

真知灼見。所以他是絕頂聰明的人，天分之高，記憶之強，
語言能力，悟性之高，一等一。我非常佩服他，我這輩子都
趕不上他，再給我活下輩子也趕不上他（笑）（《文匯讀書
周報》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許先生是我欽仰的學者
，請允許我對他的高見作兩點小小的補充。

第一，關於逃避現實。埃斯庫勒斯在《阿伽門農》中有
一句名言： 「智慧從苦難的經歷中得來。」恕我斗膽地昌言
，不親歷全民族的 「文革」苦難，錢鍾書寫不出《管錐編》
。有朋友問： 「您寫它的主旨何在？」錢鍾書含笑答道：
「天機不可泄露！」這個 「天機」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歷經

磨難的有識之士們都已經開始對人類亘古未有的 「文革」進
行着反思。儘管他們遭難經歷和寫作視角並不相同。但目標
卻是一致的：中國為什麼會發生 「文革」這場浩劫（ 「浩劫
」二字直到二○○三年還有人想把它改成 「失誤」）？它的
歷史根源、文化思想和社會基礎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
封建專制主義加蘇式極左，而且有：中國特色的發明創造。
錢鍾書說自己是 「怯懦鬼」，依我看來，只能說明他鬥爭藝
術特別講究曲筆和隱蔽，決不大聲疾呼赤膊上陣。他在 「文
革」極左狂熱並未消退的災難中（那時還在 「抓綱治國」）
，能寫出如此淳信明義博學洽聞的偉大著作，真是一位了不
起的思想者。

一九八一年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徹底否定 「文革
」：可是反思 「文革」和表現 「文革」，仍然是一個欲說還
休的無形禁區。這個禁錮不衝破，不用說建立巴金說的 「文
革」博物館，就連否定 「文革」（徹底尚且慢談）也會成為
一句空話。我們不妨俯瞰當時中國的社會良心─知識分子
的代表人物都在想什麼。徹悟的作家、學者如巴金，夏衍和
黎澍，從南到北都在不約而同地對 「文革」進行反思。柏拉
圖在《辯解篇》中引蘇格拉底的話說： 「沒有反思的生活不
值得過！」中國的先覺者們幾乎是同時發出了 「中國需要重
新進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吶喊。

由於錢鍾書並沒有從字面上直接提出反封建的口號，加
上有很大部分是他感興趣的領域──探討哲學、史學和人生
以及研究文學創作規律和藝術技巧的論述，所以很容易被人
誤認為與政治無關（他自稱）的 「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的
純學術著作而忽略過去，從這個深藏的玄機說，錢鍾書確實
是逃避了現實的迫害。

錢鍾書比較早地覺悟到：中國只有走現代化、全球化和
民主化的道路，否則，很難屹立於世界強國民族之林。請看
他在 「文革」後寫的《管錐編》補訂本第二十三頁，對政局
表面鴉雀無聲的一致通過進行抨擊說： 「孟德斯鳩嘗論亞洲
之專制一統不足為訓，政體當如音樂，能使相異者協，相反
者調，歸於和諧。正晏子所言 『和』非即 『同』也。」早在
二十多年前──一九七八年，錢鍾書就提出 「社會和諧」的
見解，這不是具有政治敏感和理論遠見的明證嗎？老雜文家
嚴秀寫過一篇名文《衝不出的亞洲》，舉了相當多最高權力
世襲的國家和人物，說服力很強，恕不贅述。

第二，關於錢鍾書對他的學術思想是否成套──形成體
系，他曾寫信向我表明他的衷曲： 「我不提出 『體系』 ，因
為我以為 『體系』 的構成未必由於認識真理的周全，而往往
出於追求勢力或影響的欲望的強烈。標榜了 『體系』 ，就可
以成立宗派，為懶於獨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門傍戶的方便。
祖師解決具體問題的手段，徒子就執行為公式，徒孫就信奉
作教條。馬克思： 『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吐溫說：
『耶穌基督而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 （參看尼采：
「基督教徒只有一個，他已釘死在十字架上了」 ）：都包含

這個道理。拙作《談藝錄》五一五至五一七頁，《管錐編》
一五四○頁也微示此旨。當然，不提出 『體系』 ，也一樣可
能成為宗派，那是防不勝防的，只好盡量不搭空架子，盡量
在我罷了」 （見來信複印件）。《錢鍾書論學文選》第三卷
第三編第五章《大師開宗立派之流弊》，有興趣更深入了解
錢鍾書的讀者，可以找來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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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與兩岸文化交流
舒 展

江
南
滑
稽
鄧
小
秋

春遊桃花島 李盛仙

三月，萬物醒了，我叩開春的門
扉，徜徉在南疆大漠綠洲，天山的守
候，佇立成白頭，終將擋不住，春的
腳步。

葉爾羌河歷經了冬季的磨難，消
瘦得不成樣子。來自天山的雪水，沿

着葉爾羌河，明明亮亮的，化作了玉液瓊漿，滋潤着兩
岸的生靈；來自天山的雪水，沿着葉爾羌河，清清澈澈
的，化作了冬不拉的琴弦，飄出了古曲的春韻。

那挺拔的白楊，搖曳着婀娜的腰，伸展着修長的手
臂，像亭亭玉立的姑娘。春風拂過，白楊的身材漸漸豐
腴。它們似乎早已和春風約好，競相披上毛絨絨的衣裳
，唱着春天的序曲，盛讚春的溫柔。

鳥兒唱着情歌，聲音又脆又甜。牠們站在白楊上，
呼朋引伴，交談着，歡笑着，喧鬧着，嘰嘰喳喳，梳洗
着羽毛。牠們和白楊親密無間，情歌裡融入了春的氣息
，增添了春的情趣。

遠處的杏園，籠罩着一抹粉紅的雲，輕輕的，淡淡
的，那是杏樹羞紅了臉。杏園裡，傳來冬不拉的彈奏聲
，若隱若現，似有而無，時而清晰，時而遙遠，彷彿是
天籟，沁入心靈，使人渾身上下，熨帖得很。

隨聲尋覓，卻見一群維吾爾族人，三三兩兩，彈着
冬不拉，飲着清香茶，載歌載舞，怡然自樂，他們的眼
睛流露出單純和自然，他們的歌兒唱出了對春的渴望。
他們那柔美的舞姿，那爽朗的笑談，惹得一地陽光，分
外燦爛。

一首古老的曲子，悠揚綿長，像葉爾羌河清澈的瀲
灩的流水，在晴朗的碧空下，緩緩流瀉。音符飄飛，像
白雲悠然，像綠草歡欣，像春風跳舞，唯有屏住呼吸，
靜靜傾聽。

南疆三月，萬物醒了，我叩開春的門扉，徜徉在南
疆大漠綠洲，天山的守候，佇立成白頭，終將擋不住，
春的腳步。南疆三月，春比以往來得早了一些！

南疆三月 西遇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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